記憶移植即將實現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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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最近，有媒體報導，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大學的科學家研製出了一種“記憶果凍”。只要將這種“果凍”植入人體，我們的大腦就可瞬間獲得前所未有的記憶。這意味著，到那時候，學生將不再為記不住教科書上的東西而傷神了，法官和律師們也用不著絞盡腦汁去記住那些繁瑣的法律條文了。記憶果凍真有這麼神奇嗎?

　　晶片植入大腦中，記錄下神經活動信號，再傳導到體外的電腦控制系統
　　“記憶果凍”是什麼樣子
　　液態鎵銦合金製造，軟軟的、滑滑的
　　所謂的“記憶果凍”並不是真正的果凍，而是一種新型的記憶體，利用液態鎵銦合金製造而成，外形上軟軟的、滑滑的，很像超市里賣的果凍。因為特殊的形態、材質，記憶果凍在潮濕的環境中仍可正常工作，因此有望將它植入人體，與細胞、酶等共同作用，形成特殊的記憶裝置。也就是說，記憶果凍實際上是一塊可以植入體內的電子晶片。
　　怎樣將“記憶果凍”植入人體呢?答案很簡單——和植入電子晶片差不多。
　　現在很多城市都推出給寵物狗植入電子晶片的業務，晶片中儲存了寵物主人的資訊，一旦狗狗走失，掃描電子晶片後，就可聯繫上主人。
　　在人體內植入晶片也已成為事實。這些超微型的晶片往往只有米粒大小，被植入人體後，就好像長在身上的身份證，記載著攜帶者的基本資訊。把電子晶片植入心臟病、糖尿病患者體內，當他們發病，神志不清無力回答醫生問題時，只要掃描晶片，醫生就可迅速瞭解病史，展開搶救。而通過全球定位系統，又可以迅速找到晶片攜帶者身處何方，對有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庭來說，無疑是一個福音。
　　晶片植入甚至可以幫助殘疾人料理自己的生活。通過植入晶片，獲取神經細胞發出的信號，根據大腦運動皮層不同區域的興奮狀態辨別這些信號，將其傳導到電腦控制系統中，患者在電腦控制下可以完成簡單的動作。
　　看來，電子晶片植入人體是可行的，但大多數植入的晶片只是一個防偽條碼，一刷就證明了攜帶者的身份。記憶果凍則不同，它像一個大容量的U盤， 存儲了豐富的資訊，直接植入人體，增加我們的記憶。也就是說，它不是被動記錄，而是存儲後積極地參與整個大腦的活動。
　　如果說記憶果凍是一隻U盤，那麼它的USB插口在哪呢?

　　記憶果凍的USB插口在哪
　　腦科醫生:目前還沒人能找到
　　既然是增加記憶，記憶果凍必然是利用大腦的機能，那麼它是直接植入大腦中嗎?現在的技術已經可以直接將晶片植入大腦了嗎?

　　記者就此採訪了南京腦科醫院醫學心理科主任李箕君，李箕君告訴記者:“就現有技術來看，這可能還是停留在理論假說階段。人的大腦是世界上最複雜的東西，大腦中有1010-1012個神經元。可以說，在對大腦開發利用的很多方面仍是未知的。到目前為止，沒有科學家敢說自己已經解決了這一領域的難題。”對人腦是否可以成為記憶果凍的載體，李箕君表示了懷疑。
　　記者翻查資料後發現科學家一直都致力於在人腦中植入晶片。早在1874年，科學家就曾想把一副電極植入一名大腦被瘤體侵蝕殆盡的婦人頭裏，不幸的是實驗失敗了。但後來這種方法被證明可行，通過在大腦皮層植入電極的方式，科學家使一名盲人重享光明。
　　2005年，美國科學家在一名四肢癱瘓、聲帶麻痹的女病人大腦中成功植入了一枚4毫米見方的電子晶片。晶片被植入患者腦部的運動皮層區，患者想行動時，晶片上比頭髮絲還細的電子感測器就記錄下神經細胞發出的信號，辨別出大致的意思，再將信號傳導到體外的電腦控制系統中，轉換成電子裝置可以執行的命令，從而幫助患者完成簡單動作。也就是說，借助大腦中的晶片，殘疾患者只要想想就可以完成簡單的動作。
　　據瞭解，科學家通過模仿人類大腦海馬體，這一形成記憶的關鍵部位，已經研製出了記憶植入體的原型。理論上說，這種電子晶片就像U盤一樣，只要插入大腦中，就可以將記憶一併植入人腦了。
　　記憶果凍會讓大腦“下崗”嗎
　　電腦專家:人腦仍是記憶果凍的指揮官
　　記者採訪了南京大學電腦科學與技術系的高陽老師，他認為儘管目前的科學還沒有實現直接移植記憶，但記憶果凍是完全有可能實現的。
　　“有了記憶果凍我們就可以把一套大百科全書直接存儲進去，然後植入大腦，但如果有一天我們想將這些記憶移除，或者用別的記憶來取代它，那該怎麼辦，還需要將記憶果凍取出嗎?”

　　高陽告訴記者:“植入人體的電子晶片，都可以在體外進行控制。當我們想以新的記憶取代原有記憶時，只要在體外刪除和存儲，就可輕鬆實現了。但是我想記憶果凍還是有使用壽命的，工作一定時間後還是要從人體取出的。”
　　高陽根據大腦的構造及電子晶片的屬性，向記者簡單介紹了記憶果凍在大腦中的工作原理。“人的大腦皮層中有微弱的電流存在，這在醫學上已經通過實踐證實了。記憶果凍就是在這種電流的刺激下開始工作的，當然這和神經元、組織液等一系列生理功能有關。因為特殊的合金材料，記憶果凍在大腦微弱電流形成的電子回路中，扮演著電極的角色，能在導電與絕緣兩種形態間自由轉換。簡單地說，當神經元接收到要調出記憶果凍所載資訊的信號時，記憶果凍就暴露在負電荷下，表層的氧化膜消失，成為導電體，大腦就自動調出了儲存在晶片中的記憶;當合金暴露在正電荷下時，記憶果凍的表面就重新生成氧化膜，呈現絕緣狀態，阻斷了與晶片的連接。”
　　“這也就是說，記憶果凍不是隨時都在工作的，它不會讓大量無關的資訊同時充斥大腦，影響我們正常的思路。只有當我們需要這部分記憶時，大腦發出信號，它才會自動現身?”

　　“正是如此。到目前為止，任何電子智慧產品都是由人設計生產，並受人控制的，也就是說記憶果凍仍是受控于人腦，為人服務的。人的大腦始終是記憶果凍的指揮官，我們決定何時徵調何種記憶，存儲的記憶必須要服從命令的。當然，記憶是一個慢慢釋放的過程，並不是說，信號發出，立馬就能得到回應。”
　　我們還是原來的自己嗎
　　假如人的記憶能被隨意修改
　　雖然記憶果凍植入人腦還處在理論假想階段，但想到未來的某一天人類可以隨意移植記憶、拼貼記憶，就覺得很不可思議。一旦人的記憶可以被隨便更改，那他還會是原來的自己嗎?

　　曾經有這麼一件駭人聽聞的事情:美國一名女子移植了一個18歲男孩的心、肺後，原本安靜平和的她，變得男孩子氣了，而且愛上了喝啤酒、吃炸雞腿。更奇異的是，這名女子也獲得了男孩的部分記憶，在夢境中她和男孩相遇，知道了他的名字，並根據男孩的記憶，成功找到了他的家人。男孩的家人證明，啤酒和炸雞腿正是男孩生前最愛的食物。
　　李箕君也證明了這一點:“事實上，在醫學領域我們經常遇到一些病例，病人因為移植了他人的器官後，性格、愛好等發生了改變，甚至部分獲得了他人的記憶。但是目前為止我們還不能對於記憶的嫁接作出科學、合理的解釋。”
　　“記憶只能是存儲在大腦皮層中，為什麼心臟、肺，甚至角膜、手這樣一些器官被移植後，也使病人獲得了他人的記憶?一些人認為人的部分記憶儲存在細胞中，心臟或者其他器官的細胞中儲存了相應的記憶，因此在移植器官時，把記憶也一併移植了。在科學上，這是站不住腳的。”
　　同時，李箕君指出記憶是受大腦操作的過程，主觀因素在其中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。記憶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的心理，我們認為從他人記憶中竊取的部分，有時可能是自我心理暗示造成的。認為移植了他人的身體，就會順帶連思想、記憶一併移植，在想像中，創造了有關他人的記憶。
　　“也就是說，撇開記憶果凍不談，現實生活中我們仍可能遇到記憶突然增強的狀況?”

　　“記憶增強的現象是有的，有的人好像一下子回憶起很久以前發生、早已被遺忘的事件，能夠清晰地描述出其中微小的細節，甚至事件發生時的情緒體驗也能被詳細地回憶起來。”
　　海量資訊會把大腦擠爆嗎
　　記憶果凍或許能回答這個醫學難題
　　儘管，目前還沒有“記憶果凍”被成功移植的案例傳出，但此前，科學家已經進行了這方面的實驗，並且取得了初步的成功。
　　1999年，美國中學生凱利因為車禍損傷了大腦平衡器，走路時搖搖晃晃，為了讓他恢復平衡能力，美國科學家為他植入了一塊“複製的運動員記憶晶片”，晶片中存儲了業餘體操運動員西尼爾的記憶。手術後，凱利動作諧調自然，步履也不再搖晃了，甚至完成了一個優美的空中翻動作。但是這種記憶並沒有保持很久，一周後，凱利的體操記憶慢慢模糊，但是仍能維持身體的平衡性。後來科學家將電子晶片取出，凱利就又變回手術前的樣子了。
　　凱利能完成一個優美的空中翻，或許與植入電子晶片有關，或許只是一次偶然。但是，這還是給了科學家們無限的信心。
　　當然，如果夢想成真，又會引發另一個問題:一旦存儲記憶成為事實，那麼記憶會不會有被塞滿的一天?人的大腦到底可以儲存多少記憶，有沒有容量的限制呢?

　　李箕君明確地指出，對於大腦我們還有太多的未知，現在人類既無法回答大腦的利用率有多高，還有多少可以利用的空間;也無力證明記憶是不是有容量的限制。“我只能說，記憶能力的大小取決於腦細胞，而這些腦細胞又隨著生命的延長，呈現衰亡的趨勢。應該說，身體越衰老，記憶的容量越少。”
　　也就是說，人的記憶容量是有上限的，只是實際生活中，並沒有任何人能夠完全開發、利用他們的大腦，來證明記憶的“限”在哪里。有朝一日，記憶果凍真的成功植入人腦，到那時，或許我們就能夠回答這個問題了。
